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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中的政治再現與符號運用 
蘭舒 
 
（圖片來源：http://bitetone.com/2012/07/22/）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三日，達明一派在紅館連開四場演唱會，並
於香港特首選舉前期的八月十八、十九日在機場亞洲博覽館加開兩場演唱會。
這五場演唱會將香港社會近來的政治議題一一搬上舞臺。黃耀明本人在演唱會
上出櫃，學民思潮在舞臺上高喊：「梁振英，撤回！」，在身後大熒幕上不斷
滾動政客說過的話，打出「共產黨愛地產黨」、「梁振英是同志」、「香港人
愛執膠粒」、「法治死了，教育死了，未來死了，民主死了，香港死了，良心
不能死」等字樣，使得演唱會後各大媒體的報導中稱這是一場為香港而開的演
唱會，是一堂通識教育課，當然也不妨有人批評這只是一場政治秀（show）。
但不論是通識教育還是政治秀，這場演唱會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將達明一派二
十三年前演唱頗具當時時代性的歌曲，與當下社會天衣無縫的結合在一起，並
引起了各大媒體的廣泛討論。作家廖偉棠更在明報上的專欄中有感而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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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今日之種種波動與激盪，把達明一派又推上了時代的鋒刃上，他們無愧於昨
日之銳，哀音變徵、黍离之感猶在而不傷。」那麼達明一派昨日的銳為何能被
今日的波動推上時代的刀鋒，並且還不會讓人覺得他們只是一種感傷的懷舊情
懷？其音樂與現今香港社會的結合又產生了什麽樣的化學反應呢？這樣的化學
反應能起到多大的社會效用，且對達明一派的音樂本身是否會造成傷害？ 
 
流行音樂作為流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娛樂大眾，進行勞動力再
生產。但在當今消費主義盛行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流行音樂的主題通常局限在
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當中，異性戀戀情、真摯偉大的友誼、積極進取努力工
作的精神等等。這裡並不是指這類價值觀低劣於其它，而是歌中不斷出現這種
有局限、較為單一的價值觀是一種對佔主導的意識形態的鞏固。在當下香港的
流行音樂中，對各類感情進行歌頌，從而引發人們的情感共鳴成為了一種不一
定叫好，但能保證一定數量叫座的流行音樂產業運作方式。流行歌中情感的抒
發完全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操作手段，但去政治化的政治手段就在於其有效地分
散了人們的注意力，當人們的大腦被這樣的流行文化所佔據的時，便不會去注
意自己權利已經被特權階層操縱和私下分配了，或者即使是注意到了，也不會
反思這樣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 
 
近年在風平浪靜的香港流行樂壇中，達明一派的再次現身仿佛又激起了一點人
們對於打破香港樂壇死水一潭現狀的可能性的嚮往和憧憬。這可能是由於達明
一派的音樂一直存在顛覆主流價值的批判精神和敢於觸碰政治的勇氣。這也使
得達明一派成為了香港樂壇中一隊具有明顯政治標籤的樂隊，每當人們提及時
都會提及達明一派的政治性與顛覆性。 
 
達明一派的音樂風格與其所代表的政治與顛覆形象，是在初期成立時一步一步
地被建構和鞏固下來的。達明一派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由黃耀明和劉以達組成
的兩人樂隊。他們的第一張迷你專輯《達明一派》在一九八六年三月發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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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收錄的四首歌曲均與政治無任何關係。但其第二張同名專輯即開始樹立起達
明一派獨有的音樂風格。其中一首《石頭記》採用古典文本、疊字疊詞，與各
種意象的穿插運用。這樣的古典文本配以黃耀明的低迴幽怨的演唱手法，以及
劉以達的電子編曲，營造出一種特有的古典與現代結合，但表達出來的卻是現
代人的感情風格。這是達明一派帶給聽眾溫雅的一面，在這種溫雅中充斥的是
「我在牆頭看，牆內一片亂紛紛」的出世之感，這樣的出世中確有包含了對於
世間的眷念和無奈。 
 
（圖片來源：http://www.hitoradio.com/newweb/8413album） 
 
但達明一派的形象絕對不是出世的。《十個救火的少年》的作詞人潘源良認為
這首歌由達明一派唱最為合適，因為達明一派能將歌中表達對六四運動的反思
傳達給聽眾。但爲什麽一定是達明一派而不是別的香港樂隊呢？達明一派成立
於一九八四年，即中英簽訂聯合聲明之後的一年，香港社會陷入即將回歸大陸
的集體焦慮中。這樣的焦慮引發了大部分香港人對自身身份的尋找，引發起自
香港身份認同的問題。達明一派的歌曲中恰恰包含了這兩種因素。首先，達明
一派的歌曲內容常常是關於現代都市，且是關於香港的，使用的也是香港的土
語言──粵語。他們的歌中雖然不會經常出現香港二字，但在歌詞中各種地名
和場景無疑是屬於香港本土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中的霓虹閃耀的街道，
歌詞中「皇后像公園裏，光芒密布结聚，遥遥望向對岸，海傍無點燈光」，與
皇后大道諧音的「皇后大盜」，還有「溜冰滾族」中八十年代風靡香港的滾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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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迷惘列車」、「馬路天使」中遊蕩在都市街頭的男女。這些各種不斷
出現的意象，伴隨粵語的演唱，將香港都市的社會特色很明顯地呈現出來。 
 
不僅如此，達明一派對於香港都市的敏感，還來自於他們早期歌曲中，貫徹始
終的迷惘和困惑，以及對無法預料的未來充滿的焦慮與矛盾。這種焦慮與迷惘
一方面反映了青年人在年輕時對於未知未來的恐懼與困惑，放在當時的香港環
境中，卻成為了整個香港社會的寫照。在面臨要被自己經濟社會整體水平落後
的社會主義國家收歸之時，香港的未來成為了所有人眼中的未知數。雖然有
「馬照跑，舞照跳」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但港人對於這些承諾的信心，和實現方式還是存在著巨大的疑慮。香港社會在
一九九七年後必將經歷變化，走向成為了所有人的焦慮和困惑。在達明一派一
九八七年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中，兩個遊蕩在皇后像公園附近的陌生人，
不問名字，一起乘著車不問去向地飛馳在燈火璀璨的香港夜色中，最後黃耀明
在飽含壓抑的爆發中唱出：「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死」，正正戳中香港人
心中的痛處和困擾，在那一刻，香港人發現自己必須承認自己的香港身份，但
香港還會是從前的香港嗎？ 
 
達明一派在一九八八年與一九九零年發行的幾張專輯中，內容更明顯地與社會
與政治議題有關。一九八八年初發行的專輯《你還愛我嗎》當中歌曲《你還愛
我嗎》用第一人稱唱出了情人對於不確定的愛充滿擔憂和疑慮，歌詞「你還愛
我嗎？我怎麼竟有點怕，現況天天在變化，情感不變嗎？你還愛我嗎？沒變動
只怕僵化，習慣天天共對怎麼知道情會否簡化」。這首歌最常被解讀為香港對
於即將交替的政權的恐懼，「你還愛我嗎」既是問即將離開的英國政權，也是
問即將接手的中國政權。之後的歌曲《沒有張揚的命案》（一九八八）、《今
天應該很高興》（一九八八）、《禁色》（一九八八）和在六四之後，於一九
九零年初推出的專輯《神經》中的歌曲《天問》、《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
《十個救火的少年》均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涉及了在當其時香港社會的移民
潮、性別議題，以及六四與對言論自由和未來更深厚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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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二年的演唱會上，達明一派利用貫穿於他們歌曲中，具有政治修辭
（Rhetoric）的不斷論述（discourse）所構建出來的自我形象，再次用政治的符
碼與觀眾拉近了距離。如同戴維•馬歇爾（David Marshall）在《名人與權力》
中所說：「當代的歌星通過強調其演唱中具有自己特色的表演方式，來達到一
種演唱的真實性。歌詞中個人情感的表達通過歌星的動作和聲音傳達出來，同
時，在演唱中，觀眾的參與與回應被演唱時的場景佈置所激發。通過這種方式，
一種儀式化的對話得以在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維持。」 
 
（圖片來源：www.youtube.com） 
 
達明一派演唱會的佈景是一個老式的錄音機，佔據整個舞臺背景道具。當然這
道具不僅僅是道具，它還是一塊巨大的電子顯示屏。在演唱會舉辦的那幾晚，
這塊顯示屏上播放的錄像和滾動的字句，將達明一派的歌拉到了當下的社會環
境中，將他們演唱各個不同時期的音樂串聯到了一起，並且通過不斷滾動播放
政客、名人的說辭和網友的留言，與觀眾之間維持了一種對話，形成了仿佛是
一種儀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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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cmusichart.com） 
 
《你還愛我嗎》是他們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的演唱會的第二十首歌。如同上
文提及的，這首歌最先發行於一九八八年的同名專輯中。媒體對於這首歌最初
的解讀是：它表達的是香港回歸前夕，人們對政權交替產生的焦慮。但黃耀明
在採訪中曾提到，這首歌的初衷其實是想表達戀人之間的焦慮。在二零一二年
的演唱會中，當黃耀明唱完第一段時，轉身看著正在滾動網友留言的大螢幕：
「不愛啦 香港在慢慢大陸化／香港人開始有點自暴自棄／我還愛香港今天有上
網的自由，明天有民主的盼望／不知道怎樣去愛了……」。這些對香港十分感
性和個人的留言不斷滾動著，一直配合著達明一派演唱一首首歌曲。這首歌我
們看到兩層意義的轉化。由達明一派自己最初說這首歌是表達戀人之間的焦慮，
轉化到媒體論述的，是香港回歸前的整個社會的焦慮，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又
再被達明一派詮釋為港人對於香港是否慢慢再被大陸同化，失去其自主性的焦
慮。在這樣的轉化中，我們看到這首歌所呈現出來的中介符號性，即為介乎不
同的符號系統之間、介乎語言文字與音樂樂譜之間、介乎閱讀與聆聽之間。 
（Ray Chou，1995）。這首歌在被媒體中介轉化的同時，也被賦予了某種符號
的意義，所以當黃耀明唱出「你還愛我嗎」這五個字的時候，由於主語的不確
定，這種焦慮得以有不同的詮釋，具備了中介符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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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還愛我嗎》之後大螢幕上出現了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峰與老師爭論國民
教育的激烈片段，黃之峰在老師拍完桌子表示不滿之後說出的一句：「我希望
老師冇拍檯惱我」被唱片騎師不斷重播，充滿了節奏感，變成了下一首歌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的開首。頸上系著紅領巾的二十多名學民思潮成員，
一邊隨著強烈的節拍走上舞臺，一邊與達明一派一起唱著“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這一首歌的舞臺符號運用得十分恰
當。在國民教育中，紅領巾是中國五星國旗的一角，而五星國旗是用烈士的鮮
血染紅的，所以佩戴紅領巾是一件十分光榮的事，顯然這是一種荒謬的說法。
將這種說法納入教育體系，灌輸給並不具有反駁能力的中小學生，自然就是一
種思想控制，因而引起人們的反對。這首歌曲的前奏和編曲密集而低沉，帶給
人一種十分機械壓抑的感覺，讓人想到國民教育中的學生就像生產流水線上被
統一製造的商品。當中學生佩戴著紅領巾，機械地走上舞臺上唱起“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的時候，整個演唱會被推入
了高潮。達明一派選擇與學民思潮一起唱這首老歌，自然而然地將觀眾帶入了
一種充滿反抗的政治性的場景中，而置身於這樣場景中的觀眾們猶如正在經歷
一場反對國民教育的集會。 
 
《愛的教育》是緊接著《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的另一首歌。這首歌並不是
達明一派時期的歌曲，它是二零零零年黃耀明個人專輯《光天化日》中的其一
首歌。這首歌一直以來都沒有解讀過有政治含義，它僅僅是作為一種對於教育，
普遍對愛的教育的迴避和忽略。不過在當天的演唱會上，這首歌成為了對國民
教育進行反思的一曲，因為在演唱之前黃耀明念了一段來自大陸網友對他個人
反對民族主義教育的留言：「國民教育今後在香港普及這是勢在必行，絕無取
消的可能。晚上回去問你老爸，你祖宗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還是中英
雜交的。」之後黃耀明稱這首《愛的教育》送給這些人，由此這首歌便和國民
教育扯上了關係，被置入了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當前奏響起，大熒幕上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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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麽是你愛的教育」一行字時，愛字在此作為動詞和形容詞，將人們帶入了
一種對於國民教育和愛的教育的雙重思考中。 
 
但當人們在思考「甚麽是你愛的教育」的時候，還會全神貫注地聽音樂嗎？在
當晚舞臺的佈景中的大熒幕上不斷滾動著各種政治意見和言論，儘管不是政治
意見和言論的話語，在達明一派的演唱會中也會被當做在隱射什麽。當人們注
視舞臺的時候，最先注視到的就是大熒幕，而不是達明一派。這讓人不禁感到，
伴隨著大螢幕上滾動的字句，達明一派的演唱成了大熒幕中字句的配樂，而演
唱會的主角是進年來變化中的香港社會。 
 
縱觀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中，他們讓政治符碼貫徹始終，通過佈景中
的大熒幕呈現各種符號的方式，將過去的歌曲與當下的香港社會連接起來，將
聽眾的情感與往昔達明一派的政治性的形象連接起來。在這樣的連接中，他們
或是使用不同的符號賦予老歌新的意義，或是通過其歌曲所呈現的中介符號性
對當下的政治事件進行隱喻和反諷。這樣的演唱會方式一方面維繫了他們與觀
眾之間對話，讓觀眾感覺到達明一派的「昨日之銳」，另一方面又不會覺得整
場演唱會僅僅只是集體的懷舊。但另一方面，由於太過強調政治性和符號的使
用，在整個演唱會中達明一派音樂的本身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在現今流行音
樂產業中，一場演唱會的真實性與質量已不再僅僅是用歌星的演唱技巧與音樂
本身來衡量。如果只需要聽覺的審美，人們大可選擇在家中聽唱片。而演唱會
則更需要視覺的刺激與歌星個人的符碼來渲染其儀式性，製造共同記憶的分享
與慾望的發洩。達明一派則是恰好選用了政治作為其演唱會的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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